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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3 日，随着最后一趟列车驶离站台，最
后一架飞机冲入夜空，为期40天的全国春运画上
句号。

这 40 天里，安庆累计发送旅客 384.22 万人
次。数字背后，是无数归乡人的匆匆脚步，更是
一群守护者熬红的双眼与沉甸甸的坚守。连日
来，记者深入安庆火车站、安庆机场及迎江区长
风镇合兴渡口，记录下这些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
守护故事。

安庆火车站：两代人的“接力”

清晨6时，安庆火车站候车大厅灯光渐次亮
起。50 岁的检票员汪久玲正在逐一检查闸机。
她的动作比往常更轻柔，眼神里多了几分不舍。

“今年5月退休，这是我最后一个春运了。”汪
久玲语气平静。

三十年前，她进入铁路系统，从潜山站的货
运员做起，2006年调至安庆站。在售票窗口干了
十年，又在检票口守了十年。

“最早安庆站一天只有8趟车，但春运时售票
窗口永远排长队。”回忆起过往，汪久玲记忆犹
新。那时她一天能卖出1000多张票，“手敲键盘
根本停不下来，不敢喝水，怕上厕所，总想着卖完
这张就去，结果永远有人在排队。”

转至检票口，她最怕旅客“掐点”到。“一看时
间快到了，我比他们还急，又不能放行，只能一遍
遍解释。”委屈过，但更多是理解，“大家急着回
家，换位思考就好。”每次听到旅客真心说声“谢
谢”，她就觉得这工作“挺值得”。

今年除夕，汪久玲又是在岗位上度过的，这
已是连续第九年。她的丈夫也是铁路职工，夫妻
俩从除夕中午一别，直到正月十五才相聚。“孩子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过年，早就习惯了。”

候车大厅另一侧，21岁的丁蓓蓓快步穿梭。
这位来自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去年7月来
到火车站实习，第一次经历春运大考。

“以前学理论，觉得春运就是人多，真正经历
了才知道，背后有大量的协调和应急工作。”最难
忘的是值夜班。春节假期她连上五个夜班，负责

“红眼列车”检票。“凌晨1点多、2点多、5点多都
有车，只要车来了就得起来。”中间休息的两三小
时，她只在值班室沙发上眯一会儿，“不敢睡太
沉，怕闹钟叫不醒”。

今年6月，丁蓓蓓即将毕业，她决定留下，正

式成为安庆站的一员。“汪师傅是我的榜样，她在
岗三十年，我才刚刚开始，要学的还有很多。”

两代人，一个守了三十年即将告别，一个刚
踏上征途正快步跟上。这不仅是工作的交替，更
是温暖的守望。

安庆机场：云端之下的“隐形人”

走进安庆机场航站楼，候机大厅人来人往。
而在机场地面服务部的一间小屋里，49岁的配载
员胡莹正紧盯着屏幕，神情专注。

配载员，通俗地说就是给飞机“配重”。“飞机
在天上飞必须保持平衡，旅客坐哪里、行李放哪
个舱，都需要精确计算，最后把数据交给机长，飞
机才能安全起飞。”胡莹解释道。

自2000年进入民航系统，胡莹在这个鲜为人
知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6年，经历了26个忙碌的
春运。在她看来，每一次航班都是新的挑战。“虽
然流程一样，但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安全永远
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机场要求旅客提前到达的
原因——配载工作需要时间。

春运期间航班量增加，胡莹的工作节奏更
快。除夕当天，她下午4点在食堂吃过“年夜饭”，
又坐回电脑前，一直忙到深夜。“早就习惯了，既
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做好。”

在跑道边缘，27岁的鸟害防治员韩李新正举
着望远镜观察天空。他的工作内容听起来有些
新奇——赶鸟。

“鸟撞上飞机可能造成严重事故，我们必须
保证飞行区上空没有鸟。”韩李新解释。他的工
作包括监测、驱赶和生态治理。发射驱鸟弹、放
置煤气炮、使用蓝光驱鸟仪，还要负责割草、打
药，从源头上减少鸟类的食物来源。

春节期间，航班增加，他的工作时间也延长
了，“有5天是过了夜里12点才下班的”。他说，
自己紧盯每一个航班的起落，“确保安全，就是我
的职责。”

在安庆机场，还有许许多多像胡莹、韩李新这
样的“隐形守护者”。他们从未出现在旅客的视野
里，却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每一次起落平安。

合兴渡口：两岸百姓的“水上桥”

夜色未退，迎江区长风镇合兴渡口已亮起灯
火。渡船驾驶员许修民和同事陆正旺提前到岗，
检查机器、清理甲板，为5点的首航做准备。

渡口对岸是铜陵市枞阳县铁铜乡。周边渡口
陆续关停后，这里成了两岸百姓往来的“生命线”。

许修民2019年来到渡口工作。6年来，他每
天往返于迎江区和铁铜乡之间，对这条10分钟的
航线再熟悉不过——哪里水深、哪里流速急，闭
上眼睛都能说出来。

春运让渡口格外忙碌。“平时一天2000人次
左右，春运期间日均5000人次，正月初二那天超
过了7000人次。”许修民说，4条渡船全部投入运
营，半小时一班，一天最少跑30个来回。

凌晨4时，许修民就得起床，4时30分上船检
查设备，5时准时开船，一直忙到下午6时。为了
应对夜间突发情况，他常年住在渡口值班室。“最
怕夜里有人患急病，或者有特殊情况，必须随时
能开船，最晚的时候凌晨两点多也出过船。”

陆正旺是今年1月才来的“新人”，此前常年
在外跑货船，听说渡口缺人，便接过了接力棒。

“开货船和开渡船，技术差不多，但心理压力
完全不同。”陆正旺说，“货船上拉的是货，渡船上
拉的是人，责任太大了。”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
从不敢静音，“老人喝酒喝多了要过渡，孩子夜里
生病要去医院，不论多晚，都得起来开船。”

“隔山容易，隔水难。”陆正旺感慨道。桥还
没建起来之前，他们就是这座“移动的桥”。

40天春运，960个小时。从火车站到机场，从
渡口到站台，无数个汪久玲、胡莹、许修民坚守在
各自的岗位上。

数据或许冰冷，却最直观：这40天里，安庆道
路客运量 155.57 万人次，水路客运量 92.98 万人
次，铁路发送旅客130.02万人次，民航旅客吞吐
量5.65万人次。

又一年春运落幕，归人来去匆匆。而那些守
护归途的人，依然会在车站、在云端、在江上，默
默守候，静静守望。

为了384万次的团圆
2025年春运落幕，走近归途背后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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